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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
遇见养蜂人

从集镇菜市场西门口出
来时，初春的风还带着几分微
凉，来往行人步履匆匆。我本
想径直回家，却在人群里瞥见
一个熟悉的身影。虽40余年
未曾相见，记忆里的模样早已
模糊，可那淳朴厚道的气质，
让我几乎脱口喊出了他的名
字：阿芳哥！

话音刚落，他的目光在我
脸上稍作停留，随即露出惊喜
的神色，也一口叫出了我的名
字。在集镇街头偶遇同村旧
识，心中顿觉一暖。两人站在
路边寒暄，话语间满是岁月感
慨，细数着这些年各自的生活
——当年的小伙子，如今都已
步入老年。

闲聊间，我无意间低头，
目光落在他脚边：一瓶色泽乳
白、质地浓稠的蜂王浆，旁边
并排放着两瓶琥珀色的蜂蜜，
蜜液泛着温润光泽，隔着瓶子
仿佛都能闻到淡淡的甜香。
我心中一动，想起当年关于他
的记忆，便开口问道：“你还
在养蜂吗？”

他闻言笑了笑，语气里带
着几分淡然与满足：“养着
呢，我 1982 年起就是养蜂专
业户了。”

“那你没改过行？”我好奇
地追问。

他说：“曾经在石棉厂干
过两年，厂里待不惯，还是老
本行顺手。如今家里屋后还
放着五六十箱蜜蜂，只是年纪
大了，再也不像年轻时那样追
着花期跑远路了。”

听着他的话，我暗自想
着，养蜂这行当既辛苦又漂
泊，守着故土反倒安稳。

□陈建苗

这时，阿芳哥的妻子在工棚里
热情招呼我过去喝水。我一眼便
认出了她，大姐是邻村嫁过来的，
她弟弟曾来过我家，我们两人还一
起参加过高考复习。她儿子阿明
也在一旁忙活，我笑着说：“你在给
老爹帮忙啊？”

阿明却微笑道：“老爹是在帮
我的忙。”我转念一想，这话确实在
理，阿明也已人到中年。

我坐下喝茶，看着大姐低头细
心刮取蜂王浆，便询问她弟弟的近
况。阿明接过话头：“舅舅从工厂
退休后，迷上了农业，在地头研究
种瓜种菜。”他戴着头灯，一边说
话，一边将子脾上的幼虫移到王台

中——这是精细活，极考验眼力，
我是做不来的。

阿芳哥一边摇蜜，一边跟我聊
起年轻时追花逐蜜的岁月。他和妻
子生下阿明两年后，便外出放蜂。
一顶简易帐篷、几排蜂箱，便是全部
家当。夜里睡在帐篷里，听着风声
与蜜蜂嗡鸣；清晨伴着第一缕阳光，
起身检查蜂箱。那些年，春天在南
方追油菜花，夏天赴北方山区采槐
花、枣花，秋天又赶往平原采桂花、
菊花。一年四季居无定所，带着蜂
箱辗转于各地山野田间。

我听着，只觉养蜂人的旅途，
既有收获的甜蜜，也有不为人知的
心酸。

一瓶蜂王浆，几多故乡情

看着那瓶蜂王浆，我曾听过它的奇
妙功效：工蜂寿命只有短短40多天，采蜜
食蜜，冬季吃糖也仅能活三四个月；而蜂
王专食蜂王浆，寿命却有两三年，长的甚
至能活七八年。我动了想买一瓶的心
思，刚说出想法，他就连忙摆手推辞：“乡
里乡亲的，拿一瓶尝尝就是了。”

我哪里肯接受，蜂王浆来之不易，平
白收受心中不安。我执意付钱，他却再
三推脱，无奈之下，我只得将一百元硬塞
进他手里。见我态度坚决，他才勉强收
下，嘴里不停念叨“太见外了”，又热情邀
我有空去家里坐坐，顺便看看他家的养
蜂场。我欣然应允。

回家后，见院前菜地里有些蔬菜已
抽蕻开花。我手拿菜刀、拎着竹篮走进
菜地，十几只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
我赶紧掏出手机，定格下蜜蜂采蜜的画
面。割了五六棵开花的菜薹放进篮中，
蜜蜂仍紧随着菜花不肯离去。我拎着竹
篮走进院子，看着它们专注采蜜的模样，
心想：这些蜜蜂，莫非是阿芳大哥家养
的？此刻，我对村里的养蜂场已然生出
几分向往。

走进蜂场，致敬小小生灵

时隔几日，我寻了个空闲午后，循着
阿芳哥指的方向，来到了他家。他家坐
落在村庄最南边，一幢贴了外墙瓷砖的
楼房高高矗立，门前院落整洁宽敞，一条
宽阔的柏油路从院前经过。其实我曾几
次路过这里，却不知这便是他的家。

屋后便是养蜂场。他头戴面纱迎
我，也让我戴上。儿时曾被蜜蜂蛰过，后
来见到油菜田边的蜂箱总绕道走，此刻
戴着面纱，胆子也大了许多。我走近蜂
箱，只见五六十只木制蜂箱在屋后空地
上排列整齐，一排排、一列列错落有致；
蜂箱经风吹日晒，大多已显陈旧。无数
蜜蜂在箱子周围飞舞，金黄的身躯在阳
光下闪闪发亮，有的在空中盘旋，有的匆
忙进出蜂箱，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
与蜜香，让人身心舒畅。

阿芳哥站在蜂箱旁，揭开箱盖，取出
蜂脾给我看。他指着蜂群说，这只棕色
的蜂王是整个蜂群的核心，一生专职产
卵，每日可产卵上千粒；雄蜂数量极少，
唯一任务便是与蜂王交尾，完成使命后
便会离去；我们平日见到的，大多是工
蜂，它们是蜂群里最辛劳的，从出生起便
开始劳作，幼年负责清理蜂箱、照料幼
虫、饲喂蜂王，长大后便飞出巢穴，四处
采蜜、采粉、采水，直至生命尽头。

我望着忙碌的蜂群心想，一只蜜蜂
寿命不过短短数月，却始终奔波忙碌，以
小小的身躯酿造甘甜蜜浆，为人间带来
这般清甜滋味。

1

2

3

4
离开养蜂场后，蜜蜂勤劳的身

影与他家朴实忙碌的场景，一直在
我脑海中浮现。我走在田野间，看
见一处大棚草莓种植户，便想买些
草莓回家。让我意外的是，大棚边
摆着七八只蜂箱，莫非这里也是养
蜂场？我向棚主询问缘由，她告诉
我，如今大棚种植果蔬，都离不开
蜜蜂授粉。草莓花期每棚放一只
蜂箱，蜜蜂授粉后果实品相好、产
量高。听了这番话，我不禁感叹，
蜜蜂不仅酿造甜蜜，还默默助力着
农业生产。

没过几天，我开车回家。离村
庄还有四五里路，一片油菜田正值
盛花期，金黄一片。马路旁的绿化
带上，搭着一顶简易帐篷，帐篷前
摆着一张桌子，放着几瓶蜂蜜与蜂
花粉；数十只蜂箱整齐排列，树下
拴着两条狗，靠马路的隔离带上立
着一块红漆小牌——土法治鼻
炎。我心生好奇，赶紧靠边停车打
量。一对衣着朴素的中年夫妇在
帐篷里忙进忙出，男人检查蜂箱，
女人招呼路人购买蜂产品，动作熟
练默契，一看便是常年在外放蜂的
养蜂人。

我对女人说：“我想买瓶花
粉。你们是哪里人？”

她说是山东人，说完便热情介
绍花粉对健康的益处。

我指着那块牌子问：“蜜蜂还

能治病？”
她毫不迟疑地答：“能！不少

医院都设有蜂疗科呢。”
“这是什么原理？”我问。
“蜂针有毒，以毒攻毒。”男人

接过话头，笑着说。
男人邀我凑近看蜂箱里的蜜

蜂，我因没戴面纱（他们也没戴），
正有些犹豫。忽然感觉头上停了
一只蜜蜂，刚想抬手驱赶，女人连
忙阻止：“不用怕，蜜蜂累了，在你
头上歇会儿，很快就飞走了。”

她性子爽快：“蜜蜂最通人性，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经她一说，我便不再惧怕漫天
飞舞的蜜蜂，大胆走近蜂箱，专心听
夫妻俩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不料
额头突然被蜜蜂蛰了一下，一阵轻
微刺痛传来，我下意识抬手摸了摸。

她急忙解释：“你挡了蜂路，没
事的，就跟打了支青霉素差不多。”

儿时在村里泥墙洞诱蜂，曾被
蛰到手脸，疼得哇哇大哭，却依旧
对这些会飞的小生灵充满好奇。
如今再次被蛰，没了儿时的惊慌，
反倒多了几分亲切。

离开山东夫妇的蜂场，额头的
痛感渐渐消散，心中却满是温暖。
村里的养蜂场、四处奔波的养蜂
人，还有无数勤劳的蜜蜂，共同织
就了田园间最动人的画卷。

追花逐蜜，半生漂泊与坚守

一蛰一相逢，皆是田园温情

春日里，蜜峰采蜜忙。旭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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